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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又快过年了。

宁波康复医院

的治疗师们在和家

长们商量，要怎样

告别这一年，最后

决定：大家一起包

饺子——去年的这

个时候，他们一起

编排了一台晚会，

孩子们很开心。

在这里的每个

孩子，谁会笑了、会

爬了、会走几步了、

会说几句话了⋯⋯

他们点滴的进步，

医护人员和家长们

一样，都会开心好

久好久。而和父母

们 的 角 度 不 同 的

是，治疗师们则更

多在思考：除了康

复治疗，这些孩子

能不能拥有更好的

归宿？

尽心又尽职的治疗师
用我青春，换你的笑容
如何给孩子持续长效帮助，是他们思考的问题

本报记者

史春波 文/摄

“你很棒！”“来，再做一次！”

治疗室里铺着垫子。穿着白色制服的治

疗师，有的跪着，有的趴着，有的坐着，给孩子

们做康复训练指导。孩子吵闹了，还要和家

人用尽手段哄他们继续训练——看起来，这

更像是一间早教课堂。

早上八点半，陈琛开始一天的工作。每

天上午，她要给5个孩子做康复训练，每个大

约半个小时。孩子们的状态不稳定，有时会

哭闹，不配合，要慢慢哄。如果孩子状态好，

陈琛会放弃一些休息时间，陪孩子多训练一

会儿。

“他们进步多一点，是我最开心的事。”陈

琛说。

在宁波康复医院儿童康复科，最常见的

不是医生和护士，而是治疗师。他们主要帮

助孩子改善和恢复身体功能，尤其是肢体功

能。

陈琛今年33岁，在这里工作十年。

“妈妈，你是做什么的？”

“妈妈是帮助小朋友练习走路的。”

面对自己 6 岁孩子的问题，陈琛这样回

答。前几天，一个朋友这样形容她的工作：你

们是孩子“眼睛的翻译器”。她很喜欢这个比

喻。

康复训练是体力劳动。孩子年纪小，他

们就需要趴着、跪着，才能完成训练。夏天裤

子穿得薄，膝盖会跪出老茧来。她的同事们，

颈椎、关节⋯⋯都有职业病。陈琛的口袋里，

总会放几张纸巾——因为很多孩子会控制不

住流口水，经常流到训练师手上。她掏出纸

巾，默默擦掉。

“我并不觉得脏，因为孩子们都是可爱

的。”陈琛说。

有个女孩康复后，每年都会来医院过生

日，请大家吃蛋糕。每年大年三十，女孩都

会来医院，陪着陈琛下班，关上门，一起回

家。这个女孩现在读小学四年级了，陈琛陪

了她整整十年。从训练爬，坐，走路，一直

到现在。

“我陪她走过了童年，看着她学会走路学

会说话去上学；她陪我走过了青春，从单身到

结婚生子。”陈琛说。今年过年，她还继续等

着那个女孩来陪她下班⋯⋯

我喜欢
“眼睛的翻译器”这个比喻

谢鸿翔说，对于康复治疗师这个

职业，获得的更多是成就感、来自孩

子的爱。“如果只想赚钱糊口，那是做

不好的。”他说。

谢鸿翔是宁波市康复医院儿童康

复科主任，也是中国康复医疗机构联

盟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宁波市康复医院是宁波市残疾

人联合会直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

2001年开始，医院设立儿童康复科。

谢鸿翔告诉钱报记者，前些年，科

室里的治疗师流动性很大，因为儿童

康复治疗师很辛苦，需要一对一训练，

不像成年人康复，还可以借助机器。

还有一个原因，做儿童康复，赚不到太

多钱。最近几年，科室30人的团队逐

渐稳定。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希望每年孩子们能进步多一点。一

次，医院里选调一个岗位，有编制，动

员报名，结果大家都没报名——这让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感到很自豪。

谢鸿翔是国内儿童康复领域的

专家。他说，我国儿童康复起步较

晚，近十年来飞速发展，治疗师不缺，

但好的治疗师很缺。

一名优秀的儿童康复治疗师，应

该是怎么样的？在他看来，应该具备

四个条件：专业的康复知识；喜欢这

份事业；对孩子天性的认知；和家长

的沟通交流能力。

谢鸿翔说，宁波的脑瘫儿出生率

约为千分之二，这个比例并不低。医

院里的病床基本都是满的，要住进

来，需排队预约。每天还有更多的患

儿，来看门诊。

“其实脑瘫并不可怕，关键是正确

科学的认知，以及及时干预，越早越

好。”谢鸿翔说，康复的过程需要整个

家庭参与，“要有信心，能坚持下去。”

这些孩子还有没有更好的归宿？

治疗师王晓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

问题。家里条件好的，怎么做？承担

不起高昂康复费用的家庭又怎么办？

毕竟孩子的一生是漫长的。能不能像

扶贫一样，对这些孩子也实施“精准扶

贫”？王晓锋希望，政府或相关机构能

一起努力，比如设立专门的福利机构

等，为有需要的孩子和家庭提供帮助。

只想赚钱糊口，是做不好这行的

整个科室，30 名儿童康复治疗

师，9 人是男性。王晓锋是其中的一

位，从业也快十年了。

他最想看到的是孩子们开心地进

步，开心地融入社会，“每一次训练，我

都希望他们是开心的，就像普通人开心

地上学，开心地上班。”他特别强调了

“开心”，“其实，康复训练不一定要在医

院进行。有的孩子家离医院远，来回太

折腾太累，不开心，训练效果并不好。”

王晓锋之前给成年人做康复，

“孩子可塑性更强，因为纯真。”王晓

锋说。因为这份工作，他对自家孩子

的看法都改变了，“每个孩子都是不

同的，差别很大，所以不要强迫孩子

去学什么。要让他们开心地学习，不

要过高地要求他们。”

王晓锋很多大学同学都已经转

行，他自己也想过，“不考虑收入，这

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也是一项很伟大

的事业。”

王晓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妈

妈。那个孩子 6 岁，情况比较严重，

平衡差，走不了路。6 年来，一直都

是这位妈妈带孩子来做康复。不管

孩子表现怎么不好，她从不发脾气，

一直对康复抱着最大的希望。对于

这么严重的病情，孩子和他的家庭将

要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

“康复是一种阶段性的评估，没

办法精准地把控。”对此，妈妈显然是

明白的，她对王晓锋说：“我还是希望

孩子可以更好一点。”“那我们一起

继续努力吧。”王晓锋被那位妈妈感

动了，“很多时候，正是家长们的坚

持，在推动着康复治疗技术的进步。”

家长的坚持，在推动治疗的进步


